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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说吧梅！”奶奶把头歪到
了这边。

“大强，让我告诉你，他……
不上学了，他要去东莞，找他爸爸
打工！”她是班长，却不能帮助大
强。范梅心有内疚。

“哎哟我的傻孩子，你杀了奶
奶了！东莞两千多里地，他一个
小孩子家家的咋去呀……”奶奶
的泪水夺眶而出，“梅，你告诉奶
奶，大强偷没偷老师的机关器？”

“我看没有。他是买何用功
的……”范梅很同情大强。

“那，我现在就去找你们校
长，我要他还我的孙子！大强要
是有个啥闪失，我一个瞎老婆子
活着还有啥意思！我……我就撞
死在学校里！”老太太说着，捡一
根棍子在手，磕磕地就往外走。
范梅连忙搀住老人。

“奶奶，奶奶您别……”范梅
有些害怕，她紧张地抓着瞎奶奶的
手，“是大强让我给您说的。我就
先给您说了。我现在就去学校给
范校长讲，我要让校长赶快知道。”

“梅，你陪着奶奶去！奶奶感
谢你！”

“嗯！”范梅应一声，眼睛就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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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校长今天特别忙，应该说

是特别乱，一进校弄了个献诗事
件，会没开完，就接到县教体局办
公室的电话，说他们申请多次的
音乐老师高虹今天要来上班。他
急忙让几个男老师帮着把前几天
打扫过的房间再清扫一遍。

“高虹？男的女的？”贾成钢
有些兴奋。

校长说：“高虹。彩虹的虹。
你猜猜是男的女的？”

牛树林老师故作神秘状：“校
长，看来这回是真的要来老师了？”

范校长有些语重心长：“上级
领导还是真照顾咱们学校，你想
想全县有多少所小学啊，十几个
音乐老师那哪够塞牙缝儿呀！”

“哎哟喂校长，您咋又把这事
变成吃了！”贾成钢截了校长的话
头。范校长生于五十年代末，小
时候赶上了饥荒，什么事都好往
吃上说。

范校长笑了，问贾成钢：“嗳，
好像该你上课？”

贾成钢说：“可不就是。我是
想给校长说，我应聘的县邮政局
发了通知，让我等几天去面试。

我正发愁谁来接呢，哎？来了个
高虹老师！”

贾成钢是代课老师，教五年
级的语文。大学里学的是自动
化，一毕业妈妈生病，他回来照顾
一段。范云鹏是他的小学老师，
就让他暂来代课。贾成钢自认不
是个教学的料，让学生从班里撵
出来几回。妈妈刚好些，他就近
便去县里应聘了。

高老师的房间刚扫好，一辆
红色出租车来到了学校。听见喇
叭声，范校长连忙迎接。穿着长
筒皮靴的高虹从车里下来了。

“你是高老师吧？我是范云鹏。”
“范校长，你好！高虹向您报

到！”高老师大方地伸出手。
司机给高虹找零。校长大声

对高虹说：“发票！要报销的！”
高虹从后排座上把手风琴拿

出来，范校长连忙抢到手里。手
风琴的扣开了，“嗡”地响了一声，
校长吓了一跳。高虹接过来，按
上扣，说：“你拿箱子吧校长。”“唉
唉。”校长应着，把里边的行李箱
和一个网兜提了。

校长把高虹领进屋里：“这张
床是刘芳菲老师的。刘老师是村

里的姑娘，担心你夜里害怕，主动
要求来陪你的！”

“谢谢校长，您考虑得真周到！”
“谁家的孩子谁家疼，要是我

女儿下乡里教书，我也不放心！
高老师，这边是厨房，以前也有两
个老师吃饭。炊具都换了，你看
这煤气罐，全是新的……”

“哎哟，菜都有了！”高虹看见

了案板上的青菜。
“全是老师们自发拿的。三

里五村的，家里都有菜，说是一天
三顿让你吃鲜！这是面、米，都是
才磨的，绝对绿色。”

“好好，谢谢，谢谢了！”
范老太太捣着棍子走了进

来，高声喊：“范校长？范校长在
哪儿呢？”

范云鹏看见，连忙去搀：“老
嫂子，我在这儿呢！”

瞎奶奶猛攥紧校长的手，泪
流满面：“校长啊，你还我的孙
子！还我的孙子大强！”

范校长愕然：“大强怎么了？”
瞎老太太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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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大强出走，范校长害

怕了，他使劲拍打着自己的头，一
个劲地慨叹：“忙傻了！都忙傻
了！咋没想到这孩子是离家出走
呢！这事大了这事，让乡里知道
了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样吧
林老师，下午的课你还得接着上，
我和贾老师到县汽车站撵他去。”

“好吧！”林老师也知道问题
严重了，一脸难过地点了点头，

“这么长时间了还能撵上吗？”

“啧！”校长摇摇头，“看运气吧！”
范校长和贾成钢先骑着自行

车到公路上等汽车，再坐上汽车
到县城找大强。折腾了一天，连
个人影儿也没见到。两人骑着车
子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

贾成钢拿起脸盆去井边压水。
范校长用手扇着凉，不禁感

慨：“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广
州，再从广州到东莞，五年级学生
真有这样的本事我们的素质教育
也算不差了……”

“校长校长，先洗脸！”贾成钢端
水过来，放在门外地上，又去校长屋
里拿来了手巾。范校长正要洗，电
话忽然响起来，他连忙举起来放在
耳边：“喂……啊瞿经理你好！……
啥？啥啥？……住院了？……

肾炎复发？……啊，啊啊，好
好看，别着急！啊，啊啊……改日
我去看林老师！”范校长关了电
话，好一会儿不说话。贾成钢洗
完脸，又去打了一盆水过来，范校
长还没有想到洗脸。

“咋回事校长？”贾成钢端着
水盆进了屋子，把盆子放上盆架。

“林老师肾炎复发了。”
“真的假的呀？丈夫在县

里，不是一直想回吗……”
“住院了还能有假！”校长小

声咕哝着。
“老师本来就少，停两天我

再一走，五年级的语文、数学就都
没人教了……”贾成钢替校长犯
起愁来。

范校长坐在椅子上紧锁眉
头，右手深深地插进头发，抓一
下，抓一下，再狠抓一下。

贾成钢说：“这就叫‘屋漏偏
逢连阴雨，船破恰遇顶头风’啊！
你说校长，这范大强要是再出点
儿啥差错，比方碰上了人贩子，这
事不就更大了……”

范校长使劲看他一眼。
贾成钢笑了，说：“没事了吧

校长，那我走了！”
贾成钢出了屋子，范校长这

才想起来还有话，连忙追了出
来：“贾老师，明天你要早点
来，五年级可全靠你了，千万别
给我再出啥娄子！”

“好好，校长您放心！”贾成
钢推起车子，一跳上了座。

范校长叹了口气，重又坐
上椅子，两只手都去找
头发。 9

连连 载载

布谷声声夏令新，又到一季麦忙时。小麦
这种庄稼，播种之后经霜历雪，却在炎炎酷暑
中迅速成熟，其生命历程之艰辛，也使麦天成
为一年中农民最紧张辛苦的时节。如今留守乡
村的多为老幼，返乡收麦该是无数在外农家子
弟心中系得最紧的结。

我长大到能帮父母劳作的年龄，碾场、割
麦、运麦、打麦、扬场、晒麦还一样未曾删
减，每每回想起那些年长达月余的麦天，对那
高强度绵密的忙苦累依然心有余悸。

窗外，三十多度的阳光灼烤得高楼大厦白
森森直晃眼。这样的毒日头，只消几日，就会
把碧油油的麦田一片片烤得黄焦，像急遽燃烧
的大火，从村后土岭迅速蔓延到村前河滩，稍
晚些收割，便会炸落满地麦粒。所以，那夏风
中涌动的，不是麦浪，而是火焰，农人不是在
收获，而是在扑火！那时候，一到麦天，全村
男女老少就会把手里的其他活儿全撂下，纷纷
操起磨得飞快的镰刀，全力投入“扑火”的战
役。怀了三四个月身孕的小媳妇，都单腿跪地
在麦地里尽一份绵薄之力；七老八十的小脚老
太太也抽空搬个小凳子坐在麦田里，一边絮絮
叨叨埋怨谁家后生竟忍心媳妇儿扛着大肚子受
罪，一边也紧一会儿慢一会儿割两把；农村中
小学全放麦假了，孩子们在父母“小心别割破
指头”的叮嘱中，也蹦蹦跳跳加入收麦队伍。

正午太阳最毒不过，但田间地头，圆草帽儿、
白羊肚手巾并未稍减，麦子仍大片大片倒伏，小山
似的麦捆还一捆捆吱呀呀的被推着、挑着运到麦
场，把一块块平整的麦场堆成了连绵起伏的山峦。
直到半晌午回家的老太太们一拐一拐拎着竹篮、提
着小桶送来白馍、炒鸡蛋和绿豆汤，村人们才捶着
累得直不起的腰寻片桐荫喘口气。相互看看，个个

满脸污渍，再俊的闺女都没了人样，一只只拿馍的手都
厚厚地盔着层污垢！那焦黄的麦田里弥漫的不是麦香，
而是积蓄数月的呛人的尘灰。尘灰和汗水搅拌在一起，
掩盖了丑与俊的差别，人人都只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
者。劳累，却消除了人们对脏的顾忌，胡乱搓一搓手，
用“不干不净吃吃没病”的话自我安慰着，便开始大口
吃馍，大口喝汤。吃完喝完，艰辛的劳动就又开始了，
直到一轮满月亮光光高挂如洗的天穹。

清晖满地，月凉如水，正是城里人携妇将雏散
步纳凉的时候，可有的农人要趁没日头的晚上把最
焦最黄的麦子割完，有的麦场被麦垛垛满了，要在
月色中开动轰鸣的脱粒机为明天的收获腾出地盘。
连星星都疲惫不堪的子夜，田里仍有起伏的人影，
场上仍有舞动的桑叉。好不容易割完最关紧的麦块
儿，打完场上垛着的麦子，农人们却没了回家的力
气，连最壮实的小伙都觉得要散架，干脆仰躺在麦
秸秆上眯一会儿。刚合眼，村里的公鸡就打鸣了，
早起的另外一些农人已赶在日头露头前割了二分麦。

麦天的万里碧空有时会顷刻乌云盖顶，骤起的
狂风把割倒的麦蒲子吹得七零八落，豆大的雨点挟
裹在狂风中瞬间打湿了地面。被割麦运麦折腾得骨
软筋酥的农人们猛一个激灵全都振作起精神，男人
们不顾一切把被风吹乱的麦蒲子往车上捆，往肩上
挑，实一脚滑一脚往场里运；女人们疯了般往家
跑，翻出所有的塑料布，在风雨中铺展开来，吃力
地往麦垛上、麦堆上压，狂风却把塑料布往上撑，
往上鼓，直至把塑料布条条扯烂。孩子们刚才还喊
累，这会儿被父母的喝斥和雷电的鸣闪吓得一声不
吭，远处近处拾来砖头石块，抱来陈年玉米秆，捡
来破苇席帮着父母往塑料布上压。风小了，雨却大
了，地里场里的男男女女被淋得精湿，却只顾面对
粘在泥泞中的麦穗麦粒心疼不已。

雨过天晴，麦收随即继续。孩子们揉着疼痛未消

的腰背和被麦芒刺挠得奇痒的手臂，很不情愿地跟
在父母身后，踢踢踏踏地走在转眼便被晒透烘干的
坑洼不平的坡路上。叔伯们嬉笑着和孩子们逗趣：

“孩儿，这几天你觉得是在学堂里美气还是在家劳动
改造美气？”孩子们一语不发，眼窝里已贮满一汪泪
水，他们盼望这假期快快流逝，赶紧赶紧开学吧。

品尝了麦收之苦的孩子们回到学校，比以往
少了许多调皮和玩耍，以优异成绩陆续考入镇里
的初中，县城的高中，省城的大学。说来也怪，
年年五六月间把他们烦得要死的黄灿灿的麦田，
却千丝万缕地把一颗心千萦万绕。父母见了乡亲
们心里甜丝丝的却非要堆出一脸愁苦：“俺家今年
收麦少了一个劳动力啊！你说大学校长咋不知道
放麦假呢？”但那年麦天，他们的腰背将因求学在
外的孩子，躬得更屈，累得更疼了。

大学毕业，我顺利脱离了农籍，且眼看麦天
不断精减。这两年，家乡的麦子已全部实现机
收，以往忙忙碌碌月余的麦天被压缩得只剩几
天。可天增岁月人增寿，父母都老了，耕作半辈
子的父亲前年又脑中风，成为这几年农村越来越
多的偏瘫老农中的一员。我和一弟一妹都在城里
上班、居住，就劝母亲别再种地了。百般不忍
下，母亲把责任田一块块让渡给别人，只剩离家
较近的两片田坚持着种下来。而在基层苦熬多年
的我，常在麦收期间面对父母感叹：机关的辛
苦，总不如种麦能让付出与收获成正比！父母总
是拿我年少时麦天的漫长困苦与如今麦天的短暂
利落做比，一次次平抚了我胸中的抑郁之气。

不觉麦天又至，晚上躺在床上，一颗心悬在
小城楼头的孤月上，牵挂着老迈多病依旧以劳作
为乐的父母，心中不由热潮翻涌，强迫自己赶紧
入睡。我想，明天乡下麦地里的毒日头，定能很
快晒干心头沉沉的潮气！

麦 天

家庭这盘棋
♣吴克成

聊斋闲品

♣ 韩心泽

如何把另一半握在手心，让他（或她）死心
塌地围着你转？毕加索用的是“穷追猛打加亲
密无间法”。1945年 5月，毕加索遇到22岁的
女律师弗朗索瓦兹·吉罗，暮气沉沉的62岁老
心脏天蚕再变重回十八春，先用糖衣炮弹来围
追堵截，再把她画进《女人花》里让她名垂青
史，还不放心，怕年轻的花看上其他的蜂蝶，他
又当狗皮膏药，非要跟吉罗生些孩子，用孩子
把两人粘在一起。

《红楼梦》里的平儿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我们姑且把它叫作“适当距离法”。 平儿是王
熙凤从娘家带来的通房丫头——所谓通房丫
头，就是女主人的替补，女主人不方便时男主
人可传唤她上阵。第二十一回里，贾琏见平儿
娇俏动情，便要她发挥女主人不在时的功能，
平儿夺手跑了，她跑到窗外，才隔窗跟贾琏打
情骂俏，一句未了，凤姐走进院来……

影响家庭功能的因素除了道德风尚、人文
环境和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生理
与心理素质以外，家庭成员间的人际距离也能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距离过大则交往
沟通困难，相互关系疏远；如果距离近，接触过
于频繁，可能矛盾纠纷多。家庭成员既要有适
当频率的接触，又要保持一定的人际距离，才
能使关系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发挥家庭
功能。对老年人也一样。经常与子女沟通，特
别是和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外孙女）在一起，
确实能给老人带来快乐，但快乐程度和待在一
起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与子女的
接触次数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关系，即使
对于寡居者也是如此。

毕加索当狗皮膏药，吉罗也按毕加索的旨
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吉罗最终还
是离开了毕加索。王熙凤本来带了 4个通房
丫头，醋坛子不久就寻个由头把那三个狐媚子
打发掉，平儿成仅存的硕果。平儿之所以能绿
水长流，正是因为和贾琏保持了适当距离，既
吊起贾琏的胃口让他不至于腻，又不至于打翻
身边的醋坛子。

所以，家庭这盘棋，最好泡一壶茶，慢慢喝
着走，切忌紧锣密鼓，24小时都睁着眼监控。
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受得了，陪练的那位倘若体
力不支，说不定就要中途离场。跟子女相处更
是如此，不要靠得太近，你以为你是关心他，他
们说不定却当你是癞皮狗。

该书是一位七旬老人真挚温暖的
人生回忆。张才柱老人用100多幅

“回忆画”，记录下童年的快乐、乡村
的风貌、劳作的艰辛、生命的顽强与
时代的变迁，栩栩如生地再现了20世
纪50年代到80年代重庆乡下的生活
与生产景象。

在这个因科技发达和经济膨胀而
急骤向前的时代里，老人用画笔为我
们留住了过往生活的画面，它们是历
史鲜活的注脚，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
的私人生活史。其中，有描绘童年欢
乐地赢铜钱、滚铁环、走六子冲，也

有讲述乡村风情的闹元宵、烧橙香、
赶场、观花娘；有描绘个人经历的上
学、结婚，也有表现集体生产的修桥
修路、改田改土；有回忆日常农事的
春耕秋收、拉磨杀猪，也有刻画劳碌
心酸场面的下夜力挣钱、挖野菜充饥
……所有场景都与一个个真实鲜活的
人息息相关，他们平凡、沉默、隐
忍，能吃最大的苦，受最大的累，拥
有坚韧顽强的生命力量。那些永逝不
返的日子在张大爷笔下散发出沉静、
温润的光泽，透过这光泽，读者会看
见美，看见痛，看见一种力量。

新书架

《往事入画：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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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知晓家乡的铁麻秆学名为益母草时，心里
忽生丝丝的温暖和殷殷的敬畏。

益母草，我们这里俗称野天麻、玉米草、灯笼
草、铁麻秆等，家乡的荒野草地、田埂路边、沟崖渠
畔，随处可见，或几株亭立，或数丛成片，阳坡之地
尤多。因名字有些卑微，常常被人忽略。乡下人视
她为野草杂科，任其自生自长，只有稍懂疗疾功效
的农家，在秋末用镰刀搂割几束，潦草地捆起来，
吊挂在宅院某个角落，以备急需之用。

《经效产宝》注：“益母，叶似艾叶，茎类火麻，方
梗凹面。四五六月节节开花，红紫色如蓉花，南北
随处皆有。于端午、小暑，或六月六日，花正开时，
连根收采，阴干，用叶及花、籽入药。”

家乡的益母草，冬季孕育芽苗，初春放叶生长，
入夏长三四尺，茎方如黄麻茎，其叶如艾而背青。
其形一梗三叶，叶有尖歧，寸许一节。节节生穗，
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
白色。益母草嫩茎叶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多
种营养成分。性味辛苦凉，具有活血、化瘀、调经、
消水的功效。医治月经不调、浮肿下水、尿血、泻
血等病疾。《本草衍义》曰：“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
养血；难产作膏服。”

当我对益母草有了粗浅的了解之后，或许是缘
自“益母”的诱惑和感动，愈发有了亲近她的欲望。

初夏的黄昏，行走在乡间的小径，路边的益母

草，枝叶繁茂，绿出一种喜人的气势，蔚然成为乡
野一景。紫红色的花，一串串，密集地簇拥在一
起，顺秆而上，花就开得分外肆意；花虽碎小，但却
有一种透明的质感，那种质感，蕴含着一种幽深的
美，透发着一种梦幻的色彩，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
的坚韧和厚度。

置身于一片益母丛中，淡淡的药香弥漫开来，
细细地嗅着，会觉得生命里多了一份滋润和熨帖。
有时，我会特意采一朵花，放于鼻端嗅着，那一刻，
仿佛嗅到母体散发出来的独有味道，顷刻就陶醉
了，恍若俯卧在母亲的怀抱，享受那份静美的安逸
和温润的呵护。

仲夏正是收割益母草的时节。我在雨后的艳阳
里，再次执步田野，去寻觅益母草的奥妙神韵。大
片成熟的益母草，清香逼人，温婉飘溢，沁人肺腑。

雨后大群的蜻蜓，在益母草的头顶，俯身飞转，时而
挺立枝头，时而亲吻花苞。凝神注目，静观蜻蜓姿
态，忽有所悟，疑那成群结队的蜻蜓，正在吮吸益
母精华，壮其身骨，护荫后代茁壮繁世吧。

在一僻静河滩，偶遇一位乡间老中医，他手持
镰刀，正在收割无人问津的益母草。我走近老人问
好，他起身站定，手捋胡须，目光里充满慈爱，微微
打量过来，笑而不语。我借机问询老人，为什么这
时候收割？老人说，益母草入药，在夏季生长茂盛，
花未全开之时采摘为佳，待到秋末，它只能为草，只
可浸泡抽丝，做麻绳之用了。这益母草真有那么神
奇的疗效吗？老人依然浅浅一笑，没有回答我的问
话。此刻恰好有放牧牛羊的农人，驱赶着牛羊从茂
盛的益母草丛旁经过，牛羊们低下头，亲昵地嗅一
嗅，而后昂首离去。老人含蓄而深刻地问我，知道
牛羊为什么不去啃食吗？牲畜通灵性，哪个不是从
染血的衣胎里来的啊。

回去的路上，我反复琢磨老人的话，心迹豁然明
朗了。正是这些野生野长的铁麻秆，汲取自然精华，
以她母性的大爱，护佑着女人的身心健康，以拯救生
命的本分，接通天地，才有了那么大的“益母”力量。

天地乾坤。乾为天，天喻严父，坤为地，地喻慈
母。当乡间浑然天生的铁麻秆有了益母的功能，为女
性提供了血脉的供需保障，便与珍贵的生命有了密切
的关系，瞬间闪烁出了圣洁与伟大的人性光芒。

知味

♣ 叶剑秀

益母草

人与自然

文公家训（书法） 马俊明

履痕处处

我 1984 年参加高考，大女儿
2008年参加高考，正当我们的高考
情愫渐行渐远，“此情可待成追忆”
时，又迎来了二女儿的高考。

2014年二女儿高考前两年里，
我在广州谋事。谋事养家重要，女
儿高考更重要。春节后去广州前，
如何给女儿报志愿，已提到了家庭
议事日程。

我说还早呢，考后再思虑不
迟。她娘仨不依不饶，一定要让我
定报哪个名校的方案不可，那阵势
好像我是管录取的教育部官员。她
们又说，上哪学校看我的了。这话
说的，好像是我参加高考一样。最
后，迫于她三方压力，我到楼上邻居
家，找来她学生上年用的招生之友，
先做预热模拟填报训练。

那本有各高校完整招生信息的
招生之友，随我去了广州。

茶余饭后，睡觉之前，那本书已
成为我的必读物。刚看时，净是些
专业、录取人数、学费、学制、地址
等，觉得特别枯燥乏味，看着看着就
烦了。烦是烦，捏着头皮也得看下
去，因为这看的是女儿的前途和未
来。想到这，我也就耐下了心思，从
那些条目里面，去找些可行性方
案。这一细心，还真看出了些门道
和兴趣。除院校类别，强项专业，在
同类院校的地位，学科带头人，以及
所在城市的街道，去上学的最佳乘
车线路等，都在我的考虑之列。这
一捋，学问可就大了，我的眼界和思
路随之也就大开。

于是，原先的文学阅读不得不
为之让路，看高考之友，成了我每天
阅读的重头内容，忙时见缝插针，闲
时一连几个钟头研究，尤其是睡前，
更是望眼欲穿，穿过纸面已进入到
各所大学的校园、讲堂。

我参加高考时，地理是我的强
项，考了 87分，后来对城市地理初
衷不减，再加上这次对女儿院校的
遴选，城市尽在我心了。

我时常把所研究的“成果”向
她们汇报，又得到反馈信息，来调
整我的研究方向。一旦把这当成
一个事儿去干的时候，时间过得就
特别快，很快就到填报志愿的时候
了，填报的院校，与我的既定方针
没多大差别。

当把女儿送到大学，我返回公
司上班时，觉得很不适应了，心里空
落落的，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
西。尤其睡觉时，总是不易入睡，即
使睡了，也睡不熟，睡不深。当我从
枕头旁拿出那本厚厚招生之友时，
又来了兴致，每所大学所在的城市、
街道、熙来攘往的莘莘学子，在我眼
前又过起了电影。哎呀，好家伙，原
来心思还在这里呀。于是，我就顺
势而为，与招生之友相拥而眠，成了
我的作息常态。

我的“研究”成果，也提高了我
的品位。在最近一次文学活动上，
遇见一年轻文友。她说，秋季就到
山大去读研呢。我接过话题，把山
大强势学科文史哲、在全国排行、录
取分数线、威海分校比本部低多少
分等言说一遍。她惊呆了：老师您
是山大的教授吧。

我自嘲道：教授是假的，身子瘦
是真的。

通过高考，我和下一代是很能
融洽交流的，一次在火车上与一位
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交流，他
说：真看不出来，你这老头（其实那
时我才四十岁出头）对大学竟有如
此深的研究，难得呀，老爷子。

高考，既是考学生，也是考家
长，既是考知识，也是考见识。通过
高考这个平台，让我丰富和年轻了起
来，这是我多年前料所不及的收获。

高考“后遗症”
♣ 郭良正


